family/家(Jiā)
	European Perspective
	Ute Klammer
	08 Apr 2022


1.序言
在整个欧洲文化史上，家庭始终起着核心作用。但人们对家庭一词的理解，伴随时间的推移，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根据今天欧洲人的理解，家庭主要是指两代之内的核心家庭——即父亲、母亲、孩子——但即使是这个概念，也在发生变化。或多或少处于平等地位的，是其余形式的家庭：单亲家庭、拼缝家庭（patchwork families），或同性伴侣和“彩虹家庭”。在其余时候，祖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姑姑、舅舅等，也是核心家庭的一部分。母系或父系的，不同程度的亲属关系，在（家庭的）定义中起着作用。在欧洲，一个经济单元也常常被理解为一个家庭——例如，在一个农场内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员。
对家庭理解的根本，还在于婚姻的重要性——作为双方的合法联合。它取决于欧洲的历史变化，各家庭成员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如此。
2.定义：家庭与亲属关系
从微观视角而言，每个家庭都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；从宏观视角而言，家庭则可被定性为社会中的一个机构。社会学对家庭概念之定义，通常囊括了这两个方面。故此，根据家庭社会学家纳夫·赫兹（Nave-Herz）（2004 年，第 30 页）的观点，家庭的特点是：
1.	它们的生物-社会双重性，即除却其余社会功能外，还承担着繁衍和社会化功能。
2.	代际差异（例如祖父母/父母/子女）
3.	一种特定的合作和团结关系。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在欧洲至少可以区分出五种形式的家庭（米特罗尔（Mitterauer）1990, p. 92f.）：
1.两代人的家庭或核心家庭
2. 多代家庭或（同）血统家庭（作为两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家庭）
3. 大家庭（extended family）的家庭，其他亲属与核心家庭共同生活
4. 多核心或多家庭的家庭，指几个核心家庭一起生活的一大家（household）
5. “整栋房”，指没有关系的人（如女佣、农场工）与核心家庭一起生活的家庭
在 20 世纪，核心家庭获得了特别的重要性，这是为何在此处要更详细地讨论它。
核心家庭、基本家庭或婚姻（夫妻）家庭，是由父母和其子女（一个或多个）组成的家庭群体，通常居住在一个家庭住宅中。它与单亲家庭、更大的大家庭，或有两对父母以上的家庭形成对比。核心家庭通常以一对已婚夫妇为中心，可能有任意数量的孩子，尽管在定义上有一些区别。一些定义只认可那些血统全同的兄弟姐妹是亲生子女，认为收养的或同父异母的，以及继母的兄弟姐妹是直系家庭的一部分，但其它定义则认可继父母和任何受抚养子女的混合，包括继子女和收养子女。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，认为核心家庭是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家庭结构，是大多数文化和大多数时期最常见的家庭结构（维基百科，出日期不详）。核心家庭在 20 世纪 50 年代、60 年代和 70 年代，成为了最常见的家庭结构形式。
在德国联邦统计局最重要的数据库——德国微观人口普查中，今日的“家庭”包括所有的亲子关系，即已婚夫妇、非婚（男女混合）和同性伙伴关系，以及家内有孩子的单亲父母。除亲生子女外，继子女、养子女和领养子女也涵盖其中，没有年龄限制。故而，一个家庭总是由两代人组成。父母和子女生活在此家庭中。仍与父母生活在同一家庭，但已经有自己孩子的子女，以及与同居关系中的伴侣一起生活的子女，在微观普查中不被算作原生家庭的一部分，但在统计中被算作一个单独的家庭或生活的安排（德国联邦统计局，日期不详）。
在现代西方社会，血统和亲属关系是通过男性和女性的祖先所建立的。这被称为同源（族）血统（或：非单线血统、双线血统）。男性和女性祖先，如今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。
3. 欧洲的家庭史
在古希腊和罗马，oikos（古希腊的家）和 familia（古罗马的家），其中包括配偶、子女和奴隶。家庭在管辖、经济和教育方面负有重要责任，这些责任由男主人承担，他作为“家长”，在诸家庭成员之上，拥有不被限制的权利和权力。
在日耳曼民族中，宗族位于家庭生活的最前沿，即由有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，其中有一个领头人。婚姻的前提源自一个大致平等的经济和社会阶层。这主要是一个为维护权力和增加宗族财产而缔结的经济联盟。
这一基本要求，仅是缘由基督教的传播而缓缓淡化了。道德-伦理评估的重新定向（eorientation），改变了婚姻和宗族的地位。一夫一妻制和忠诚，是对基督徒配偶的要求。经济或地位的理由作为结婚动机，则被认为是次要的。
根据基督教的理解，婚姻不是基于对妻子的购买，而是基于伴侣之间的共识。基督教会要求配偶双方都有同样的信仰，而且女方必须以处女身份开启婚姻。它断定了一项乱伦禁忌，以击碎大宗族的权力。
一夫多妻制（多婚）在基督教之前的宗族结构中非常常见，以确保后代（繁衍）来确保氏族的存在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即在基督徒中，它是被禁止的，在中世纪后期只能隐秘存在。伴随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，以前常见的婚内和非婚内子女，甚至于同居者的法律平等，都被废除了。
在城市中，贸易和手工业之间的劳动分工越来越多，随后在农村也是如此，这就诞生了一种基于基督教世界观的新型家庭，即“一大家子的家庭”（household family）。它是由一个经济单元所形成的，如一个手工业企业、一个布店或一个农场。在他的家中，也即家庭的父亲是家主——他的话在他的家里具有法律效力。一大家子中的成员，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，还包括为家族企业所工作的仆人和女佣。户主代表一大家子面向外部世界，他占据公共职位并做出决定。
女性的责任则是向内的：将家庭打理，将子女养育，但也帮助处理家庭正事。中世纪的家庭主妇会生下许多孩子，但只有少数人能够长大成人。倾向于性或爱情的婚姻，只有在他们适合这一大家子的共同体，并为其存在做出贡献时才会出现。房屋有一特殊的法律地位，由家主所行使——一个房屋单元不是由一个姓氏来指定的，而是由房屋的名称所指定的，在许多村庄，这也是房屋从外部（所看到）的标志这种家庭形式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，塑造了所有更进一步的家庭图景。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现代形式中，（我们）可以再次发现父亲的主导作用、一大家子的可管理秩序与规模、妻子的角色和任务，抑或相互的经济依赖等基本特征。
在纳粹德国（1933-1945），在为纳粹所宣扬的种族学说对其服务的过程中，家庭被赋予了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涵义。为了强化德国人民的力量，女性和男性应尽早结婚并生育许多后代。然而，组建家庭的目的并非为实现私人幸福，而是被视作一种国家责任。只有种族不相混杂的婚姻，才是理想的婚姻。女性不应工作，而应成为母亲。最理想的（形式）是农民大家庭，在这一家庭中，可以看到日耳曼人的遗产。在“血与土”的神秘主义中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，在性别的等级制度中，在一家之主的权威中，望见了一种天然秩序。资产阶级家庭，在 19 世纪作为典型的都市家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，而对纳粹来说这种家庭过于私密，因此遭受怀疑。根据国家的意识形态，家庭是为养育子女而服务的，而政治和社会塑造本身，是为国家及其机构所保留的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德国的诸多家庭被摧毁。大多数妇女参与工作，但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男性劳动力。当这些东西又一次被充分提供时，妇女再次被迫从工作生活中退出，也正是由于（这种）家庭政策措施。20 世纪 50 年代，西德的家庭形象，勾勒出一派田园风光，即仅限于两代人居住在自己小房子之中的核心家庭。父亲是家长和养家糊口的人，而母亲则抚养孩子并打理一家。在随后的几十年中，这种模式继续塑造着西德和其它大陆的福利国家，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，则发展出更加个人化的家庭生活形式。在民主德国（东德）这一社会主义国家，尽管男性没有接手家中的家务和家务工作，但女性已经完全融入了劳动力市场。
在德国，“婚姻和家庭”至今都受 1949 年生效的宪法所保护。在宪法第 6 条中，有如下决定性的表述：
(1) 婚姻和家庭，受国家秩序的特别保护。
(2) 照顾并养育子女，是父母的天然权利和首要责任。国家共同体应监督他们的活动。
(3) 只有在父母失职或儿童因其它原因有可能被忽视的情况下，才可根据法律，违背父母的意愿将儿童与家庭分离。
(4) 每个母亲都有权得到社会的保护和照顾。
(5) 非婚生子女，应通过立法为其身心发展和社会地位，提供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条件。
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相较，许多社会福利仍与婚姻生活形式相联系。性别与平等研究，但也包括家庭研究，批评（这）坚持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传统形象，因为这导致了对不对称劳动分工的激励（男人是有收入的，为了家庭的养家糊口者，女人是不赚钱或赚取额外收入的人，对一家和家庭负有主要责任）。还有人批判称，法律没有跟上家庭形式的实际发展步伐。诚然如是，而今同性伴侣有可能结婚，有孩子的同性伴侣之数量也在增多。然而特别是单亲父母——大多是母亲——往往面临特别的困难，是贫困风险最高的居民群体之一。
4. 新近家族史和生活方式的变化
自 1960 年代中期以来，欧洲的家庭生活和对生活的安排，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，延伸到家庭生活的诸多方面和领域。它既表现在人口的发展上，也表现在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进程之动态上。在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中，近几十年来的结婚率已然降，而离婚率则已上升。同时在许多国家，单身生活和非婚同居，作为生活形式业已增加。此外，出生率下降，婚姻作为组建家庭和养育子女的制度性框架，已变得不再重要。最后，在发生这一切变化的同时，人们结婚和组建家庭的年龄也大幅提高。
然而，在欧洲国家，婚姻和生育行为，以及家庭形式的变化绝不是统一的，也不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它（的迹象）最早在 1960 年代后半期在北欧国家所流露，几年后在中欧和西欧启程。在南欧国家，出生和家庭动态的改变开始得较晚，而且在今日的范围依旧较小。在前社会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国家，在共产主义政权破灭后的几年里，（那里）发生了重大的家庭人口动荡。
出生图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，在人口研究中常常被视为 "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型"（莱斯泰格（Lesthaeghe）1992）。它被理解成文化动荡的结果，引发了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全面改变。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的理论，对新近的家庭、生活形式和生育行为变化的研究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，时至今日，是分析欧洲家庭人口变化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概念（惠宁克/科尼茨卡（Huinink/Konietzka）2007，p.113）。不过，一些作者指出，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框架有所不同，欧洲国家之间的家庭变化的程度和动态存在差异（考夫曼（Kaufmann）等，2002 年，等多人）。
如今，欧洲的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，都更像是一个基于自愿伴侣关系的情感单位。经济单元的概念及对供养者的依赖是次要的。子女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：子女对情感的幸福很重要，而并非为了确保家庭物质上的存续性。家庭之为群体也发生了变化，婚姻不是必要的基础。近几十年来单亲父母的数量和比例大幅增加。这些分离产生了阶梯式或拼缝式家庭、居住和一家共同体——也有属于祖父母一代的老成员。在德国，据统计，“强势男性养家模式”已被“弱势养家模式”所替代，即男性依旧是主要的家庭供养者，但女性至少要去做兼职。然而，由妇女创造大部分家庭收入的家庭，显而易见仍是少数；在德国，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夫妇家庭，由女性担任家庭经济支柱（克莱默/克伦纳（Klammer/Klenner）202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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